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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

2022 年 10 月的一天，采场的天空瓦蓝。

一阵热风吹来，采坑边坡上的格桑花展开轻

盈的舞姿，雄性的采场有了诗情画意的婉约

情致。

卜维平无心欣赏美景，抹了抹额头上沁

出的大滴汗珠，匆忙奔向碎矿前移的故障现

场。他刚接到报修电话，中碎圆振筛下口缓

冲衬板发生故障，检修问题相当复杂。

“碎矿前移”是南山矿节能减排升级改造

的重点项目，从试产到量产，卜维平没少操

心。因为筛面倾角大、排料快，圆振筛下口缓

冲衬板和上部漏斗存在一定的高差，这就加

剧了矿石冲击力，缓冲衬板磨损特别快。

很快，卜维平来到现场。简单查看后，大

手一挥就钻进了漏斗内部，重新测量并调整

衬板安装位置。

“上个月淘汰下线的破碎齿板还有吗？”

他吭哧吭哧从斗内递出一句话。

“还剩下不少，这就去拿！”检修工人赶紧

回应。

从斗内钻出来，卜维平浑身上下都是矿

尘。调配人手、抓紧施工、着手对故障点进行

升级改造，两个多小时后，问题解决。

卜维平直了直腰，看到瓦蓝的天空，有几

片白云牵手飘过。他对这次的故障处理是满

意的。库存的废旧物资得到二次利用，刚刚

下线的破碎齿板高强度和耐磨损的特性也发

挥了作用，改造后的缓冲衬板不仅能大大延

长使用周期，每年还可节约成本近 18万元。

一

“老卜，实验场 1号振动筛出故障！”

“马上就到！”挂了电话，卜维平转身向我

歉意地笑笑，抓起安全帽急急出了门。

2022 年 4 月 27 日下午，马钢矿山工匠基

地，突然的一个电话打断了采访。索性，我跟

着卜维平赶往采场深处。

虽 还 是 四 月 ，凹 陷 的 采 场 锅 底 似 的 闷

热。层层的掌子面上，数十台大型采掘设备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似乎要“锅底”凿穿。我跟

着老卜，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 20 来分钟，来

到高村铁矿实验场。

老卜抹把汗，指了指紧挨在采场边缘的

实验场：“这是我们工作室服务的重点。别看

这座实验场不起眼，它每年为高村矿筛选出

120万吨左右的低品位矿石，作用大得很呐。”

来到1号振动筛边，工人们围上来说明故障

情况。老卜要了一只手电，钻进狭小的振动筛底

部不见了踪影。10来分钟后，满脸油污的他才冒

出头来：“偏心轴有磨损，矿粉已进入轴罩内部。

轴承烧坏了，赶紧换上我们的新型材料。”工人们

听后，立刻联系仓库调用新研发的装置。

趁着这当口，老卜向我解释：“振动筛底

部空间小，橡胶制品多，筛内作业使用气割、

电焊容易引起火灾。”针对这个问题，他们研

制出一种高效安全的新型涂层材料，眼下正

好派上用场。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行走在矿山采场

中的“老卜”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凹山采场电铲工段。天仿佛裂了洞，连

续多日的倾盆大雨。

“这么大的雨，电铲高压线路决不能出现

任 何 故 障 。”老 卜 不 放 心 ，穿 着 雨 衣 前 去 查

看＋30 米转运平台处的 421 号电铲。黄泥抱

成团黏连在雨靴上，他脚步越来越重，每走一

步，都气喘吁吁。雨水顺着帽檐哗哗地淌，两

只眼睛被雨水冲刷，胀得生疼，老卜索性掀开

帽檐，让雨浇个痛快。

果不其然，＋30 米转运平台已变成一汪

泥潭。一脚踏上，泥水顷刻漫过膝盖，电铲轨

板也深陷泥浆。屋漏偏逢连阴雨，电铲肚子

里的高压线缆也出了问题，设备“趴窝”，无法

移动到安全区域。

电铲下面是没膝的淤泥，人钻不进去，活

儿咋干？检修工一筹莫展。

老卜紧锁的眉心打了结。他不说话，拿

过一把铁锹，猫下腰身迅速钻进机身，一锹一

锹铲起了淤泥。

年轻的检修工几次想替换他。“不用，人

多反而施展不开。等我清完淤泥，打开盖子

后，你们再进去检修。”他朝众人挥挥手。

一个小时后，浑身泥浆的老卜从机腹下

爬了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长呼一口气。“岁

数大了，干事不如以前了。”他自言自语。

雨止了，他仰脸看天——阳光透过云层

照在采场的台阶上，一圈一圈，多像是自己人

生的年轮。

电 铲 是 采 场 之 利 器 。 矿 石 从 采 场 采 出

后，需要电铲一斗斗装运，然后由电机车送往

选厂选出精品，再由一列列火车将优质铁精

矿送往高炉冶炼，直至冶炼成铁、锻造成钢。

一块矿石才算是完成使命。

卜维平爱琢磨，年轻时开电铲，4立方米的

电铲，普通司机铲装 8 个车厢的矿岩得耗时

25至 30分钟，他最多只需 18分钟，而且确保装

车质量，不偏重、不抛撒，连贯作业，一气呵成。

他阅读了上百部专业书籍，耗时三年多，

编写了适用于露天矿山的多部教材，归纳出

“电铲司机五字操作法”“电铲快速点检法”

“电铲挖掘填石防陷操作法”“设备保养十字

作业法”等十几种来自一线的实操技术，编印

成册发到电铲司机们的手中。

职工们说，看不进深奥的理论，却能读得

懂老卜编写的教材，具体生动、深入浅出，专

业书上找不到的答案，在老卜的教材中能够

轻而易举地得到解答。

老卜对眼下的采场再熟悉不过了。技校

毕业刚进厂那会，带队领导告诉这群新工人：

1954年 9月 1日，是 4名矿山创业的先行者们来

到梅子山上，风餐露宿、结棚为营，靠着几把铁

锤、几根钢钎放响了南山恢复建设的第一炮。

大自然给了这方土地最丰厚的赋存。历

经百年的开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矿业

开发，南山矿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从当初手拉肩扛的简单人工生产发展到今天

集现代化、自动化和重型机械化于一体的特

大型采选联合作业，成为目前华东地区最大、

全国八大露天铁矿之一，堪称共和国钢铁工

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老卜对这一段历史刻骨铭心。

二

前些年，年近五十的老卜临危受命，受命

调 至 后 备 矿 山 高 村 铁 矿 ，担 任 电 铲 工 段 段

长。那一年，高村铁矿采剥总量要挑战 1570

万吨的大关。

而当时，高村铁矿的年采剥总量只维持

在 1300 万吨左右，要完成目标，必须每月拿下

150万吨的计划，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影响高村矿产能发挥的有四大工序：穿孔、

爆破、采装、运输，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电铲采装。

老卜来后，花大力气定规章、严制度，从定人定

机、以铲定量、设备维保、自检自修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考核，大到电铲采装，小到换个大绳、拖个电

缆，一一严格管理。就拿装车来说，高村矿以往

一直执行矿70吨/车、岩65吨/车。老卜通过称重

实验，科学制定矿 75 吨/车、岩 70 吨/车的新标

准。可不要小看增加的只是每车5吨“小数目”，

全矿一天有多达几百车、上千车的装运，一年累

计下来就能增加几十万吨的采剥量。

凡事都要有科学标准。老卜亲自上阵，

拍了标准装车的照片，放大后摆放在电铲司

机的操作台前，让司机们对着照片，按照标准

进行装车，装多了不行，装少了不中，虚量只

能控制在 3%左右。

一番操作下来，连续欠产的高村铁矿打

了一个翻身仗，不仅完成全年 1570 万吨的任

务，还超产 40万吨。

曾有国内名企老板给他开出年薪 100 万

元的高价，想要邀请他来加盟。

卜维平直接拒绝了邀约：“我是南山人，

应做分内事。是南山培养了我几十年，我一

辈子也不会忘本。”培养新人的任务还没有完

成，工作还没有交差，他必须留下来操一份

心，尽一份责。

对老卜来说，在南山工作了 35 年，这里每

一块矿石、每一寸土地，都融入了他的生命。

“我热爱矿山，更离不开矿山。”扎根矿山，他

一辈子都不会后悔。

三

在马钢矿山工匠基地，有一句标语非常

醒目：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前几年，南山矿组建了卜维平大师创新

工作室。工作室成为创新“孵化器”，在高村

铁矿掀起一场又一场创新创效的热潮，使得

当初这个采剥失衡、“瓶颈”众多、工序不畅的

后备矿山，一举跃上国家级绿色矿山，多项指

标达到国内一流，成为华东地区特大型黑色

冶金露天矿山。

一人百步，不如百人一步。以卜维平创新工

作室为引领，南山矿因势利导，随后又在采矿、铁

运、选矿、尾矿、汽运、生产辅助等单位成立了 10

个职工创新工作室，团队技能人员共 150多名。

几年来，卜维平的核心技能团队累计完成创新革

新成果1353项，征集合理化建议1374条，获得国

家授权专利 226项，获得命名操作法 45项，产生

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益达2.14亿元。

“给别人一点亮，就是给自己一片光。”从

一名普通的电铲司机到被大家广为知晓的技

能大师和学习楷模，卜维平凭着 35 年来的感

恩之心、敬业之行和创新之举，尽显钢铁底

色，走出精彩人生。

“5G＋工业互联网”为智慧矿山的发展注

入无限的动能。眼下，老卜所在的南山矿正

积极打造数字化矿山，他觉得自己仍有使不

完的劲，“不仅要把一批技术上成熟的年轻人

交给矿山，更要把百年矿山积淀下来的爱岗

敬业、开拓奉献精神传给年轻人。”

行走在矿山的“老卜”

■ 陈永红

关于薛家洼小渔村，谁也说不清，第一条

船何时抵达那里。薛家洼与长江航道仅隔一

片芦苇荡。江东这片土地属于长江下游水网

地区，多河流湖泊，又遍布河塘沟汊，居民多

以捕鱼为生。水洼是渔船的避风港，也是渔

民们的水上家园。有渔民三代举家迁徙至

此，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结婚、生子、捕

鱼，将人生的最美好时光都留在了薛家洼。

曾 经 ，薛 家 洼 有 三 个 卸 货 码 头 ，水 质 浑

浊。岸上，棚户区搭建各种违章建筑，有工厂

废弃物堆积场、家畜养殖场和一家大型水泥

厂。平日里，尘土飞扬，空气污浊，市民们宁

可绕道，也不愿路过那里。因为脏乱差，薛家

洼被人们遗忘了。不知道那里还有一个小渔

村，不知道点点渔火，原也是长江岸边的一道

风景。

为响应长江两岸环保治理政策，更为了

渔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2019 年，229 名

共 57 户渔民放下渔网，退捕上岸，永远离开了

薛家洼。

如今，薛家洼一带已是滨江生态湿地公

园，江水碧波荡漾，杨树林、柳树林、芦苇荡一

片青翠，洼口正对着水色茫茫的长江航道。

渔民们乡音未改，被江风吹黑的脸庞，笑起来

大方而又热情，说话的语调如水一般的温和

沉静。宽阔整洁的滨江大道，勾勒出沿江一

带绿岸画卷，吸引市民流连于此，成为长江岸

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老蔡，在薛家洼生活了三十多年，回到岸

上后，在一处农贸市场负责卫生清理。那里

卖鱼的小商贩，曾经是他的主顾，每到黎明时

分就守望在薛家洼，盼着他的渔船快快靠岸，

盼着收购最新鲜的鱼虾。

老 蔡 和 家 人 已 搬 进 新 家 ，离 薛 家 洼 不

远。他告诉我，自 26 岁随父亲从当涂县小花

津来到薛家洼，一住就是三十四年，常年在长

江里捕鱼谋生。

父亲对他说，小花津是姑溪河上的古渡

口，上船走姑溪河，一路往西，会遇见一条大

河。那条大河，叫长江，那里是渔家人的天堂。

父亲修补好最后一张渔网，呼唤四个儿

子上船，离开小花津，去寻找新的捕鱼场。几

个男人摇着三条小木船顺水而下，出姑溪河

口，迎接他们的是浩渺的长江水，和早春的一

阵阵寒风，三条小渔船顿时颠簸得厉害。不

知行进了多长时间，拐进一个水洼，靠近江岸

停下来。父亲指导孩子们抛下铁锚，三条船

稳稳地泊在水洼里，家就这样安顿下来。那

个水洼，就是薛家洼。

老蔡随渔民们一起上岸后，政府安排住

在附近居民小区，楼房宽敞舒适，小区环境优

美，一家人其乐融融，不再受渔船上的风浪颠

簸了。

小区离曾经的薛家洼不远。站在岸边，

他说，他和兄弟们的船，曾挨挨挤挤靠在一

起，就泊在那芦苇滩边。他抬手，指给我看：

“对岸，有一棵绿叶婆娑的小柳树，我的家曾

经就停靠在那里。”

他说，刚来薛家洼时，渔民们在船尾架一

个黄泥烧制的锅腔，拾来柳树枝和芦苇秆生

火做饭，熬鲜美的鱼汤。阵阵炊烟升起，又被

江风吹走。偶尔，有江鸥飞到薛家洼，在芦苇

荡里筑巢安家，在水洼里觅食。小渔村里的

生活简朴而安详。

喝宗酒，是那时候每年的大事。备好酒

菜，除了咸鱼、咸肉、鲜鱼汤，还会去附近的农

贸市场采购一些食材。同门同族的兄弟们，

聚在薛家洼的一只船上。神龛前，供上醇酒、

鲜果、鸡鸭鱼肉，集体跪拜祖宗，祈祷捕鱼作

业平安无事、祈求家庭富足安康。

祭拜结束后，大家围坐在八仙桌旁，品酒

吃菜，讨论时下的鱼价，说些村子里发生的故

事。或者商量一下，组织一支捕鱼作业队，沿

着长江去外地捕鱼。

聊天吃酒，熬干两根蜡烛后，大家酒足饭

饱，怀着对生活满满的热情，起身离去。回到

自己的船屋，在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躺下

身子，进入梦乡。

一觉睡醒，酒也醒了，才凌晨两点左右，

吆喝自己的女人起床，收拾渔具，两人摇一只

轻巧的小渔船，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借着微弱的星光，慢慢提起渔网，将挂在

渔网上的鱼儿一条一条“摘”下，扔进鱼篓，鱼

篓沉在江水里，由一根细绳栓在船舷上。

天色渐亮，山头上晨曦微露。小渔村从

晨雾里醒来，响起了锅碗瓢勺的琐碎声。

晨雾弥漫在薛家洼的堤岸边，那里早已聚

集了收购鱼虾的小商贩们，三轮摩托车排成一

溜，等着渔民们捕鱼归来，做一笔好买卖。

早晨六点左右，渔船陆续回到薛家洼，入

洼口后，直奔堤岸。鱼市开市了，无人讨价还

价，渔民们站在船舱里，拿出自己的秤，自己称

鱼，不用给商贩们看，直接报出斤两和价钱。

商贩们只管张着耳朵听，站在岸边，弯下身

子，一只手递钱，一只手接货。都是老主顾了，

都彼此信任。小商贩拎着鱼篓，将鱼倒进三轮

车上的水箱，再折身回来，将鱼篓还给渔民。

老蔡说，离开薛家洼，住进楼房，生活安

逸无忧，但心还留在那里，常会梦到一条小船

漂在江面上，风浪来了，渔船颠簸起来……

薛家洼小渔村

■ 薛小平

山风渐凉，挖掘机轻舒臂膀

一把锋利的铲尖

打破了边帮内部的架构

几天前被雨水浇过的采场

宁静透亮，几只麻雀停在钻杆上

自然又惬意地观赏

一块矿石从铲斗落下

松软的掌子面发出一声闷响

像熟透的果子落到地上

矿石不断落下

或大，或小，声声入耳

我恍惚看见矿脉这棵大树的枝头

一粒粒的果子饱满发亮

运矿车像搬运工，来来回回

采场浴室便有了收获的喧闹

与宽广的采场相比

我有些落寞，心却宁静敞亮

我无法靠近采矿区的边缘

却分明听见矿石均匀的呼吸声

在一次次坠落的轨迹上

顺着我的目光

从矿工喜悦的脸上

燃起秋意

矿石里的诗意金秋

■ 卞红钰

从各种渠道陆续看到有关故乡的许多文字和图

片，心底不禁漾起欣喜。尽管看到的那一切，已不是

我记忆中的模样。三十多年的相隔，我和故乡已有了

疏离和陌生。

然而，对故乡一直守望和眷恋，内心有个声音对

我说：“快回去走一走，看一看吧。”那里，是我出生和

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

我的家在向山，一个蕴藏铁矿石和硫铁矿石的小

镇。小镇里，分布着马钢南山铁矿、向山硫铁矿和安

徽省三二二地质队等。南山矿的、向山矿的、地质队

的……是小镇居民之间最流行的称呼。

那时候，每天穿过大街小巷、田野阡陌，往返南山

矿、硫铁矿和地质队之间上学放学。时常，还结伴去

散布小镇各处的同学家写作业、玩耍，日子过得简单

而快乐。熟悉的街角和如烟的往事，深深浅浅地贯穿

了我的童年和少年，陪伴着我长大。

位于向山一隅的凹山，是我童年时最期盼和向往

的地方。每年初夏，母亲的好姐妹兰姨都会拎来满满

一篮子盖着毛巾的樱桃，那小小的黄色与红色樱桃，

新鲜又稀罕，捻起一颗放进嘴里，甜蜜蜜、水滋滋，至

今仍是舌尖上最甜蜜的回味。

凹山是一个历经百年、华东地区最大的露天铁

矿石采矿场，是“因矿兴钢，因钢立市”的马鞍山“城

市之源”“马钢粮仓”。凹山采场优质巨量的铁矿资

源 ，铸就了百年辉煌和不朽功勋。从上世纪初 ，张

謇、章维潘等爱国企业家心怀救国理想，投入凹山

开采，拉开中国近代工业序幕；到上世纪 50 年代，4

条矿工汉子凭着掌钎、抡锤和爆破作业，炸响新中

国成立后南山恢复生产的第一炮；到全国 10 多个省

市建设大军，用铁锤、钢钎、丁字镐火红“大炼钢铁”

时代；到三次“凹山大会战”掀开马钢建设和马鞍山

市 工 业 发 展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新 篇 章 …… 从

1912 年 开 掘 到 2017 年 闭 坑 ，从 180 米 的 山 峰 到 深

210 米的天坑，在一百余年的时光中，采场开采出 2

亿多吨优质铁矿石，淬炼了新中国的“钢铁脊梁”。

矿 石 采 尽 后 的 凹 山 ，成 为 废 弃 的 巨 大 露 天 采

坑，脆弱的生态环境，令人唏嘘、痛心。那个让我常

常想起小巧清甜樱桃的凹山，那个曾经创下无数辉

煌、为城市和城市的人们所骄傲的凹山，俨然只留

下叹息。

转 折 发 生 在 2021 年 冬 天 。 故 乡 人 聚 焦 城 市 发

展新定位 ，深度融入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凭

着 智 慧 和 汗 水 ，给 予 了 凹 山 重 生 。 融 合 历 史 和 人

文、交织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凹山地质文化公园

建成开园的消息 ，在城市里不胫而走 ，吸引着人们

的目光和脚步。

此 时 此 刻 ，回 到 故 乡 的 我 ，站 在 地 质 文 化 公 园

“浮”于湖畔的观景平台上，面朝由原先采场注水填

坑而成的凹山湖。蓝天、碧水、净土，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凹山 ，轻轻唤醒我的故土记忆，一幕又

一幕——

盛夏的傍晚，南山灯光球场激烈上演一场场篮球

比赛，待人散去，球场铺上草席，就成了最好的纳凉之

地；在南山小学操场上，第一次学会了从二八大杠自

行车里“掏螃蟹”；横跨多条铁轨线、通往矿上的人行

天桥，作为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取景地开拍时，人们

络绎不绝地前往观看；还有电影院、木工房、澡堂、小

高炉……

这 些 记 忆 ，跳 跃 在 我 的 脑 海 里 ，仿 佛 近 在 咫

尺，却又远在天涯。念起，抑或谈起，都津津有味，

似 乎 总 也 聊 不 完 、说 不 够 ，已 然 时 光 回 到 了 从 前 。

那 些 旧 人 、旧 事 和 旧 物 ，都 成 了 萦 绕 心 头 、忘 却 不

了的情结。

耳畔，清风在阵阵吹拂；或远或近，传来了婉转清

脆的鸟鸣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故乡之景，如

画卷般铺陈。我放飞心情，流连其间，不舍离去……

那一方故土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初冬，马鞍山市雨山湖畔

美如画境。

罗继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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